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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导真的精力充沛。”如今，再次想
起方励在 2024 青年电影周（浙江）上进
行《里斯本丸沉没》映后分享的那一晚，
有不少媒体记者为他点赞。

当天，电影放映完已过了 23 时，大
家以为映后交流不会持续太长时间。但
当台下一张张年轻面孔不停举手抛出问
题，方励始终耐心解答，“晚点没事，他们
想问就再挑几个，我喜欢跟年轻人交
流。”最终交流直到 24 时 30 分才意犹未
尽地结束。

方励就是这样。他说，“我60岁时，
身边 70%以上的朋友都是 80 后、90 后，
现在 70 岁了，又多了很多 00 后朋友。”
他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去倾听年轻人
喜欢什么、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老方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
人。他每天都热血沸腾，时刻在吸取新
知识。”跟方励接触过的很多人如此
评价。

“当把生命置于历史和自然的背景
下，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长度原来如此短
暂。”方励说，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就觉
得人世间没什么大事，活那么短时间，有
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灿烂地活着呢。

于是，他做研究、开公司、拍电影、写
剧本，闲暇之余，也会下围棋、做菜、打游
戏，什么都愿意尝试。特别是大家觉得
难做的事，方励更有好奇心想去试试。

拍《里斯本丸沉没》也是如此。摄影
师袁则记得，方励宣布准备开机的那场
会议上，有 20 多个人，听完后只是应和
了几句，没人鼓掌。“纪录片就是个苦活
累活。”袁则说，而且做纪录片，“必赔”。

的确，影片成本 5000 万元，需要
1.5 亿元票房才能回收成本，这是不可
能完成的。方励对此却很坦然，“这几
年我掉了不少头发，人也老了，但心情
很愉快。我认为钱就是一个符号，是一
种资源，只有把它消耗了才有价值。从
这个层面上来讲，我简直赚大发了。我
们通过电影让这段历史、这些家庭的故
事永远留下来了，让那么多人看到它，
这太值得了。”

这般通透，让方励一度成为年轻人
的人生导师。他的即兴演讲视频《感谢
你给我机会上场》在网上广为流传，他也
愿意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年轻人。

此前，方励在之江编剧村创作分享
会上的话，让即将毕业的浙江工业大学
大四学子杨琳对未来有了新的计划——

“不要想太多，我们喜欢什么，这个是最
重要的。当碰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先迈
出那一步往前走，路会越走越宽，也不要
惧怕遇到爬不过的坎，因为爬过去就一
定有意想不到的新东西，同时将收获一
个日臻完善的自我。”

对方励来说，身体机能的老化从来
不是停滞不前的理由。他笑着告诉记
者：“其实你们各位小朋友都比我富有，
因为时间是花钱买不到的人间最珍贵的
财富。”

正因如此，71 岁的方励更珍惜时
间。他说：“几十年来，我每天都只睡 4
个小时，现在更想最大化地把时间用在
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眼下，他作为编剧的电影《下一个台
风》已经杀青，他已经在思考下一个电影
要拍什么故事。他的科研也在继续，是
有关航空和海洋的重力测量系统研发。
他还给自己定了下一个目标——寻找

“马航MH370”。
有人问方励，“将来你的墓碑上要写

一句什么样的话？”他回答：“这儿埋了一
个方励，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这是方励想告
诉大家的，人生是一
趟旅程，你会遇到各
式各样的同行者，勇
敢做喜欢的事，去实
践就是成功，哪有失
败可言呢？

每天都热血沸腾
时刻在吸取新知识

见过方励的人，都很难想象他已经71岁了。
刚过去的 2024 青年电影周（浙江），他执导的纪录电影《里斯

本丸沉没》作为开幕影片放映。开幕当天，方励中午抵达杭州后几
乎没有一刻停歇：在之江编剧村分享影片创作故事、接受采访，直
到凌晨还在跟观众交流。

尽管忙碌，但面对观众和新事物，他始终充满热情。
纵观方励的人生历程，这是他的常态，“从小到大，我就喜欢

‘折腾’。”
当工人时，修铁路、造大桥，在深山老林里打隧道；高考后，遵

从兴趣选择了地球物理专业；大学毕业，辞去稳定的科研院所工
作，进入外企。此后，他出国留学，进跨国公司干过2年销售，又回
国创办劳雷工业公司。2000年，因为兴趣跨界进入电影行业⋯⋯

方励做人生选择，主要看这件事能不能让自己快乐。他说：
“我很‘任性’，但生命属于自己，仅有一次的机会，要走‘心路’。”

这份“任性”，让他耗时 8 年，多次赶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
以及中国香港和舟山，挖出了一艘湮灭在历史汪洋中的沉船，完成
了《里斯本丸沉没》的摄制。

影片上映后获得大量关注——累计票房超过4400多万元，打
破过去 5 年国产纪录片最高票房纪录；豆瓣评分 9.3，成为截至目
前2024年度评分最高的国产影片。

“过去这 10 年，拍《里斯本丸沉没》是我一生中做过最重要的
事。”方励说。

浙产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广受好评，导演方励——

从小到大，我就喜欢“任性”折腾
本报记者 沈听雨 黄宁璐

名人名家

前段时间，方励的腰伤复发了。接受采访时，他在房间里找了
一把最硬的椅子坐下。

《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后，他在一个月里跑了100多场路演，见
了上万名观众，接受了近百家媒体的采访。最多时，一天就要跑
14场活动。

虽然略显疲惫，但一聊起影片，方励仍滔滔不绝。
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的搜寻。“都说没人能找到‘里斯本丸’

号沉船，但物理上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找不到。”方励带着团队两次
前往东极海域，最终找到并确认了沉船的坐标。

2017 年 9 月，方励第二次出航。当船只漂在那片海域上，看
着太阳下山的那一刻，他想到在自己脚下，有828个来自万里之外
的异乡年轻人长眠于此，“他们的年龄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却回不
了家，还被人遗忘了。”方励突然生出一股冲动，要把这段历史记录
下来。

现实很困难。船找到了，但他听说当年的亲历者只剩下两位，
而且已是 90 多岁高龄。方励意识到，要“打捞”这段历史，就必须
跟时间赛跑。

那时候，方励只想拍一部电视纪录片，叫做《828 个没有被遗
忘的人》，计划用两个月完成采访，半年完成制作。

直到接触了一个个战俘后代和渔民后代的家庭，他发现故事
中最应该被记录的，是那些让人心碎唏嘘的悲欢离合，是那份人与
人之间永不消逝的情感。

2018 年 4 月，方励第一次去英国采访战俘后代，接连探访了
几个墓地，里面都是空的。“这个列兵也许被淹死了。”有的战俘甚
至没有单独的墓碑，只有一行小小的文字交代了他可能的结局。

还有二等兵理查德的故事。理查德被俘后，给 5 岁的弟弟写
了封信，内容只有三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永远关爱、照顾我们
的母亲；她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唯一的、最好的人。”这封信被
他弟弟放在钱包里珍藏了很多年。“我也有弟弟，所以我懂这种感
情。”方励说。

“在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痛苦和思念时，那样的泪眼，那样的哽
咽，那样的表情，你永远忘不了。”方励说，这样浓烈的情感，根本无
法用理性的资料片呈现。

舟山渔民的善良质朴，也让方励动容。他跟当时唯一还在世
的救援亲历者林阿根对话时，最打动他的是林阿根对救援一事云
淡风轻的态度，“对他们来说，只要看到海上有人遇险就会去救，这
很平常。”

方励被这些情感所打动，他决定把故事搬上大荧幕。于是，他
重新组建拍摄团队，改变拍摄方式，几乎重拍了所有内容。拍摄
时，他从不提前预设剧本，而是成为一个倾听者。“当我们用心聆听
他们的故事，得到的回报是惊喜。”

这也是方励第一次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电影导演。他走的
是一条笨拙却顺从本心的路，义无反顾。

“再多困难他都不怕。”今年 72 岁的胡亦芳，是当年参与救援
的青浜渔民胡克顺的儿子。2019年，他陪方励前往青浜岛。这里
的小孩洞是当年渔民藏匿3个盟军战俘的地方，洞口隐蔽且狭窄，
下面是堆积的乱石，年轻人下去都有些吃力。胡亦芳回忆：“方励
坚持要自己去看看，只有体验了，才能感同身受。”

舟山海洋文化研究者胡牧，是电影策划人之一，见证了方励摄
制影片的全过程。“老方对这件事投入了很多感情。”让胡牧动容
的，是影片之外方励也把这些采访对象当成亲人。

2020 年 8 月，方励得知林阿根过世的消息，特地从北京赶来
送别。胡牧说：“虽然两人只有几面之缘，但老方一直挂念着老
人。”

方励不止一次提过，《里斯本丸沉没》是讲人的故事。当他闯
入这段历史，就必须干，这是一种本能的追赶。

完成这部影片，是方励对2000多个家庭的承诺。最让他遗憾
的，莫过于林阿根、丹尼斯·莫利和威廉·班尼菲尔德三位亲历者，
没能在去世前看到这部影片。

闯入这段历史，就必须干
这是一种本能的追赶

10 月中旬，方励作为专家出现在 2024
年Sci2U年度大会现场，让不少人感到惊喜。

“我干电影 24 年，但干科技已经 42 年
了。”方励伸出手指比划了下。这些年，他
一直白天干科技、晚上拍电影。

地球物理学者的身份，在他拍摄期间，
给予了技术支持。

“拍电影需要感性思维，而科学研究更
偏于理性，创作中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
听到记者的问题，方励微微一笑，“这两个
身份在电影摄制时，缺一不可。”

长久以来的科学训练，给了方励严谨
的思维方式，让他在创作时更具逻辑性，很
注重历史的真实和准确。因此，片中包括
舱外的甲板、逼仄的空间，以及鱼雷如何击
中船身、三号仓的楼梯为什么会断掉等问
题，团队都做了充分的考证和模拟。

方励也是一个感性的人，他明白影片
要用情感打动观众，感情的共鸣才能让冷
冰冰的历史细节转化为生动叙事，让观众
窥见历史背后鲜活的生命，感知事件亲历
者的喜怒哀乐、苦难和挣扎。

影片创作团队成员认为，片子能有现
在这样的效果，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方励
身上这两种特质的融合。

片子里的动画制作部分，是团队耗时
最长的一个项目。动画师钟德宏说，为了
还原历史场景，他们先找真人实拍，再三维
建模，但做出来后，方励觉得人物太写实，
影响历史感。他们又选了9位军人的照片，
请雕塑家雕成立体雕像，再经过光学扫描、
数字建模，呈现出一种“油画般的质感”，并
试做了两分钟的动画。但大家发现当人动
起来，注意力都被动画吸引了，反而弱化了
情感的传递。方励果断舍弃了这些动画素
材，10多万元的制作费就此打了水漂。

最终，团队决定借助虚拟摄像技术，实
现人物不动镜头动，最大程度还原当时的
场景和氛围，还花费大量时间对人物、军
舰、渔船、海水、天空等进行做旧处理。这
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效果。

影片剪辑时，方励想呈现幸存战俘最
后一次看到战友在水中的样子，他觉得“最
后一眼是最触动的”。可联合导演和剪辑
师都觉得太碎片化，不同意。多次争论后，
方励赢了，但也因此又增加了几十万元的
动画制作费用。

更早之前，为了寻找尽量多的盟军战
俘后代，方励自费 200 多万元，在英国三大
报纸连登一个月广告。那时，团队成员都
劝他算了，“万一没结果，200多万元直接打
水漂了。”但方励不愿放弃。结果令人惊
喜，陆续有 380 多名亲历者后代主动联系，
还找到了另一名活着的沉船幸存者。

“他可以为自己要做的事不顾一切。”
摄影师陆一帆说，大部分人做电影会考虑
一场戏投入的成本，但方励不会，“为了达
到最佳效果，他能在这个事上花很大的力
气、金钱和时间”。

如今，关于里斯本丸，方励还有件事未
完待续。他希望，这段历史、这些家庭的故
事不止于大荧幕。

当年拍摄进入后期，方励已采访了110
个家庭，他意识到对于一部电影来说，素材

量已经太多了。但前期团队做过调查，询
问那 380 多个家庭谁愿意接受采访，主动
报名的有240多个，仍有130多个家庭没完
成采访。

“大家表达了讲故事的意愿，我希望能
尽量实现。”方励说，团队曾前往美国宾夕法
尼亚州采访一位 96 岁的老奶奶，她的父亲
在“里斯本丸”号上没有活下来。老奶奶想
被采访的诉求很强烈，所以摄制团队专门去
了一趟。虽然这个故事没有放进影片中，但
方励说：“拍摄满足的不是我们做电影的需
求，而是完成他们想倾诉的心愿。”

2019年11月，方励就计划要做一个数
字纪念馆，去完整呈现那些未能被详述的
故事，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里斯本丸沉船
纪念馆”。现在，他们仍在继续招募志愿者
参与这一工作。

可以为自己要做的事不顾一切可以为自己要做的事不顾一切

方励
地球物理学者、海洋技术专家，电影制片人、

监制、编剧、导演，劳雷工业及劳雷影业总裁。
他是2002年大连“5·7”空难黑匣子成功

搜寻及定位者之一，至今仍在地球科学和海
洋科学技术领域钻研摸索。2000年，他开始
电影制片人生涯，出品、制作的影片包括《日
日夜夜》《后会无期》《断·桥》等。2014年，方
励在东极岛拍摄《后会无期》时得知“里斯本
丸”号的故事，历时8年拍摄完成纪录电影《里
斯本丸沉没》。

方励（右）在之江编剧村进行创作分享。

“里斯本丸”号（资料照片）。

方励（右）与救援亲历者渔民林阿根（中）合影。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方励（右）与“里斯本丸”号事件亲历者
丹尼斯·莫利（左）交流。

方励（右）与“里斯本丸”号事件亲历者
丹尼斯·莫利（左）交流。


